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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版五年規劃 ：參考新加坡及南韓的資本主義

市場規劃模式 

宋恩榮 原載於《明報》2026 年 4 ⽉ 9 ⽇ 

⽂章摘要：港版五年規劃可參考新加坡、南韓等經驗，以具⽅向性的戰略藍圖和

扎實研究⽀撐⾹港更好融⼊國家發展⼤局。 

 

近⽇有關港版五年規劃的新聞及討論⼗分熱鬧，各⽅⾯的共識是⾹港要聚焦發

展「四中⼼、⼀⾼地」（國際⾦融、航運、貿易、創新科技中⼼，國際⾼端⼈

才集聚⾼地），以「⾹港所⾧」服務「國家所需」，促進⾹港融⼊及服務國家

發展⼤局。 

港版規劃的⽬的⾃然是對接國家「⼗五五」規劃框架，同時也要兼顧⾹港在

「⼀國兩制」下市場經濟的特⾊。 國家在中⾧期規劃有⼗分豐富的經驗， ⾃然

是港版五年規劃的重要參考對象。筆者早前在本欄的⽂章（《港版五年規劃處

⼥航：建⽴更成熟及開放的公共政策討論空間》2026.2.26）強調國家制定五年規

劃的模式⼗分嚴謹，通過「全政府」、「全社會」、「全⽅位」的廣泛參與⽽

制定。規劃過程⾸先通過數以百計的研究機構、⾼校、智庫的深⼊研究形成基

本思路，再由國家發改委及各級政府搭建具體框架，然後由國務院起草綱要草

案並開展公眾咨詢，最後由⼈⼤審批。筆者是以在該⽂倡議：「參考國家制定

五年規劃的寶貴經驗，⾹港的五年規劃亦應建基於扎實的研究基礎，並充分吸

納持份者與智庫的意⾒」。 

 

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進⾏五年規劃 

中國的規劃模式固然重要，不過中國並⾮資本主義國家，缺乏了在資本主義市場下

進⾏規劃的經驗。在「⼀國兩制」的前提下，不少論者強調港版五年規劃應該是

「有為政府」與「靈活市場」的有機結合；不過對於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理想中的有

機結合，卻鮮有更具體的論述。其實世上有不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有進⾏五年

規劃或者中⾧期規劃，他們的模式能夠對⾹港提供重要參考經驗。 

 

法國在1947年便開始實⾏「指導性規劃」， 是資本主義經濟進⾏中⾧期規劃的⿐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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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般認為其模式助⼒法國戰後經濟騰⾶。 此後不少東亞經濟體，包括⽇本、 南韓、

新加坡及⾺來西亞，紛紛借鑒法國經驗實⾏五年規劃或中⾧期的規劃，成為東亞經

濟奇蹟及東亞經濟模式的重要部分。 

 

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劃的演進 

法國的「指導性規劃」⾮由強制命令推⾏，⽽是通過政府與主要商會及企業的洽商，

對主要⾏業的未來發展作出預測，並由政府通過補貼或貸款的優惠，引導企業按國

家戰略⽅向投資。後來法國在2006年放棄了五年規劃，主要是當時反對政府⼲預的

新⾃由主義興起，法國不少國營企業已經私有化，況且隨著歐盟經濟逐步⾼度⼀體

化，個別國家政府對本國經濟的駕馭能⼒相應下降。新⾃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強調，

隨著法國戰後多年經濟發展，法國的企業及市場環境已經⾼度成熟，企業本⾝可以

預測市場的未來變化並進⾏適切的反應，無需由外⾏官員對內⾏的企業家指⼿畫腳。 

 

⾼度成熟的市場是否無需經濟規劃，其實有商榷餘地。 就是⾼度發達的市場，仍然

有不少「市場失靈」的案例，原則上政府⼲預或經濟規劃可以補救市場的不⾜。 況

且今天全球的安全秩序及經濟秩序迅速崩解，中⼩型經濟不能像過去依賴「美利堅

治世」下的全球化秩序；需要準備⾯對⽣產鏈斷裂及經濟秩序混亂的多種⾵險；在

這樣的情況下，政府⾓⾊及經濟規劃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可能有增無減。 

 

南韓及新加坡經濟規劃的經驗 

新加坡及南韓都是⾼度開放及依賴對外貿易及投資的經濟體，與⾹港經濟相似，其

模式特別值得⾹港參考。南韓朴正熙政府在經濟起⾶時代的經濟規劃有較⾼的指令

性，政府強勢介⼊並挑選贏家，惟後來在經濟⾼度發展後，南韓的五年規劃逐漸蛻

變成宏觀的戰略藍圖，是誘導性的規劃。 

 

新加坡有多種五年、⼗年或更⾧期的規劃，針對社會經濟的不同範疇，例如為期⼗

年的⼟地規劃、⼗年或更⾧期的產業轉型藍圖、以五年為期的「研究、創新與企業」

規劃，是該國的科研戰略，聚焦製造、醫療、永續發展及數位經濟四⼤領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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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及南韓都是進⾏指導性⽽⾮指令性的經濟規劃，例如兩國的規劃主要是戰略

性的指引，沒有法律效⼒，主要承諾政府投⼊多少資源（例如對基建或者對科研的

投資），對新興或指定的特殊⾏業承諾資⾦、稅務或政策的⽀持，卻沒有規定特定

⾏業或企業的產出，也沒有總產值的指標；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環境瞬息萬變， 政

府無法通過規劃⼿段達到特定總產值增⾧率，或特定的⾏業⽣產量。 

 

兩國規劃經驗對⾹港的啟⽰ 

其實⾹港也有多種中⾧期的規劃針對社會經濟的不同範疇，情況與新加坡的中⾧期

計劃頗為相似。⾹港的中⾧期規劃，包括⼟地、 運輸、房屋策略（如《⾹港

2030+》、《運輸策略藍圖》、⼗年房屋策略）、創新科技發展、⾦融科技發展，

以及國際教育樞紐等，反映⾹港在空間規劃、產業布局和民⽣發展⽅⾯已有⼀定基

礎；不過新加坡政府素質及效率較优，其洞悉問題的先⾒、凝聚社會共識的能⼒、

執⾏決策的效能都遠超⾹港。  

 

現時⾹港的論者及政黨，對港版五年規劃應該有多詳細或者應該包括什麼範疇，有

頗為不同的理解。 部分論者認為⾹港是⾼度市場化的經濟，經濟規劃理應是⽅向性，

不應該規定得太緊、太死， 也不需要有總產值的指標。可是也有論者及政黨， 認

為⾹港的五年規劃，不單⽌要有總產值的指標， 還要參照國家「⼗五五」規劃中各

個不同範疇的指標和時間表，訂⽴包羅萬有的明確指標；例如要在五年及⼗年內提

⾼⾹港⼈均居住⾯積到多少平⽅呎、五年推動500幢舊樓重建、⼗年推動⼀千幢舊

樓重建、五年實現⼈⼜增加⾄800萬⾄850萬、⼗年實現900萬以上⼈⼜等等（詳情⾒

經民聯有關對接「⼗五五」的建議）。  

 

南韓與新加坡兩國的規劃經驗顯⽰，雖然兩國的政府⼲預經濟的能⼒遠超⾹港，可

是兩國都沒有⾜夠⼿段及能⼒達⾄特定的總產值⽬標；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要求⾹港

政府有能⼒達⾄這些指標，恐怕是緣⽊求⿂。  

 

⾹港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案，都會估計未來幾年的實質增⾧率，最新的估計為每年

3%；這是估計⽽⾮⽬標，兩者的分別在於政府有責任達⾄其⽬標，卻沒有責任、

也沒有需要達致其預測。同樣，新加坡政府對未來經濟增⾧也作出預測，例如官⽅

預計2026年總產值將增⾧1%⾄3%之間；這個預測區間很闊，反映了新加坡或⾹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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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類的⼩型開放經濟，⾯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市場，總產值增⾧率的不確定性很⾼，

要準確預測很不容易，更遑論達⾄硬性增⾧⽬標；把預測數字變成指標根本不切實

際。  

 

新加坡及南韓的中⾧期規劃，並不聚焦於總產值或個別⾏業產值的指標， ⽽是聚焦

於⾧期的結構性問題，包括競爭⼒、 產業轉型、 創科戰略、永續發展及包容發展

等議題。在地緣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， 兩國的發展規劃，都不約⽽同地強調要加強

⾯對⾵險的準備及加強韌性與彈性的需要。兩國的經驗顯⽰，這些議題也應該是港

版五年規劃的核⼼議題。港版五年計劃的精髓，在於聚焦實際可⾏的戰略藍圖， ⽽

不在於羅烈⼀⼤堆主次不分及包羅萬有的「願望清單」。港版五年規劃要突出主要

⽭盾、釐清關鍵⽬標的優先次序及聚焦發揮核⼼優勢。 

 

「他⼭之⽯、可以攻⽟」， 新加坡總理⿈循財雖然有⼗分豐富的經濟規劃經驗，仍

然來⾹港訪問，為求深⼊了解⾹港的五年規劃及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；是以⾹港的領

導⼈更應積極借鑒新加坡及其他東亞經濟體的規劃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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